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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在传统文学史的书写中，寒山及其诗歌创作长期处于被遮蔽、被忽略的状态，这和他身世成谜、风格浅

俗、且长期未能融入士大夫交游圈、始终是一位地方诗人有很大的关系。对寒山无常观的分析，首先在

于了解诗人寒山的经历，在此背景下分析寒山“无常观”的缘起，以及描写寒山“无常观”诗歌的种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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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In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, Hanshan and his poetry creation have been obscured 
and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, closely related to his mysterious life background, shallow style, 
long-term failure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rcle of scholars and officials, and always being a local poet. 
The analysis of Hanshan’s view of impermanence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oet Hanshan’s expe-
rience,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Hanshan’s idea of impermanence and the types of poems describing 
Hanshan’s view of impermanence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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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寒山其人及“无常观”缘起 

“无常”是佛教的基本教义。在佛教的说法中，“无常”是指“万物流转不息”。“世间一切有为

法”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所生的法，空无自性，缘聚而生，缘散而灭，遥流不住，诸行无常，正如

人熟知的《金刚经》对于“无常”的描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

[1]人生阶段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山河大地的成、住、坏、空，人心起念的生、住、异、灭，自然界时序

更迭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对应的冷、暖、寒、暑也无一是常住不灭。内心、外境皆在一切法在时上刹那不

住，念念生灭，过去的已灭，未来的未生，现在的即生即灭，正如《金刷经》所就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

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因为世无一是常住不变的，因此称为“无常”。 
关于寒山子最早的记载出自《太平广记》卷五十五有《寒山子》一条。文云：“寒山子者，不知其名

氏。大历中，隐居天台翠屏山。其山深邃，当暑有雪，亦名寒岩，因自号寒山子。好为诗，每得一篇、一

句，辄题于树间石上。有好事者，随而录之，凡三百余首，多述山林幽隐之兴，或讥讽时态，或警励流俗。

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，分为三卷，行于人间。十余年，忽不复见。”[2]再就是间丘胤的《寒山子诗集

序》所记载关于寒山的传说，将寒山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。这种传说还见于《释氏稽古略》(元释觉岸撰)
卷三所引国清寺碑铭。《天台山方外志》记寒山“不言氏族”可以想见，寒山到天台山后刻意隐去其过去。 

寒山诗中随处可见对于无常的感叹与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，虽然从历代典籍中很难连缀其生平，可

通过其诗窥见一斑。 

寻思少年日，游猎向平陵。国使职非愿，神仙未足称。 

联翩骑白马，喝兔放苍鹰。不觉大流落，皤皤谁见矜[3]。 

此诗被多名学者考证为寒山的自叙诗，关于寒山身世最有影响力的考证莫过于严振非的《寒山子身

世考》，他以《北史》《隋书》等大量史料和寒山所写诗歌的内容为佐证，相互印证，指出寒山乃隋皇

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。该诗寒山回忆少年青春时光，与众人结伴游猎，少年公子结伴骑着洁白骏马，擒

苍鹰，在平陵上驰骋，杜甫《秋兴八首》有句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”当时富家豪族和外

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，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之地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“曲罢曾

教善才服，妆成每被秋娘妒。五陵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。”五陵少年有着不凡出身，青春洋溢，

风光无限，少年心性高傲，目空一切，对于国家使臣的职位全然不放在眼里，就连神仙的日子也觉得不

足称道。“不觉大流落，皤皤谁见矜。”尾联一下从骄纵得意的少年气荡回一笔，如今已是皤皤老者，

白首华发，无常之感顿生，如今的寒山已是流落之人。此时寒山感叹的无常是从自身出发，一是贫富无

常，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，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二是少年与耄耋的岁月无常。 

少小带经锄，本将兄共居。缘遭他辈责，剩被自妻疏。 

抛绝红尘境，常游好阅书。谁能借斗水，活取辙中鱼[3]。 

Open Access
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cnc.2022.101004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


张舜英，曹坤宇 
 

 

DOI: 10.12677/cnc.2022.101004 17 国学 
 

不久寒山便家道中落，开始了耕读生活，并与哥哥同住，带经而锄，休息辄读诵，读书耕田，不假

人手，却因寄人篱下，“缘遭他辈责，剩被自妻疏。”此句写遭人白眼之心酸，使寒山向隅之泣，形影

相吊。贫富交替的无常，除了物质上悬殊之别，更有他人态度不加掩饰的差异，此处写尽人情冷暖，也

必是作者切身体会，正如鲁迅在《呐喊》自序中说：“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

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!”[4]“谁能借斗水，活取辙中鱼”尾联借用《庄子外物篇》“涸辙之

鲋”的典故，求人不如求己，等待救援的鲋鱼犹如俎上鱼肉。“抛绝红尘境”的直接原因是“他辈责”

和“自妻疏”，遭人白眼的原因便是屡次科举不中，虽然寒山“博览诸经史”，却“未能得官职”，皆

因“书判全非弱，嫌身不得官”。“个是何措大，时来省南院”。年可三十余，曾经四五选。囊里无青

蚨，箧中有黄卷。行到食店前，不敢暂回面。寒山多次落选，最后无颜回乡，滞留京城，成为一个流浪

书生。“前度是富儿，今度成贫士。”“浪行朱雀街，踏破皮鞋底。”由此可见，寒山先是饱尝家道中

落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落差，从“联翩骑白马”到“冬披破布衫”和人情冷暖从富贵的五陵少年到“嫂不

以我为叔”，接着是屡次科举不中的煎熬和心酸，寒山一开始带着“国使职非愿”的骄傲和不屑，如今

只能叹息“必也关天命”和“盖是书误己”。这种强大的落差感可能是构成寒山咏叹无常的独特背景。 

2. 寒山在佛教“无常观”影响下的诗歌 

2.1. “刹那无常” 

寒山无常观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刹那无常，诗歌中对于无常的过渡很少见，上一句还是红颜未

老，下一秒即刻化为白骨，即刻性和突发性，将本该有过渡阶段的长久变化放在历史长河中仿佛一瞬，

把十几年甚至几年缩减为仿佛一刹那之短促时间，具有生住异灭的四相，变化无常。这一点和日本的无

常观接近，正如鸭长明在《方丈记》序言中所说：“川水流淌不绝，但绝非源头之水。水中的水泡时而

消失时而聚集，却不曾长久不变。世间的人们及其栖身之所，也如同水泡一样变化无常。”[5]寒山感叹

的刹那无常是基于对青春与美好审美下的感叹，正如弘法大师在《伊吕波》歌中表达了古代日本人的无

常观：“刚绽放的美丽花儿顷刻间便凋谢了，人的一生也并非一成不变，跋涉无常的人生坎坷路，似梦

似醉世事不可预知。”寒山在诗歌中反复感叹美好事物的迅速凋亡，无常流转，对于美丽的皮相，寒山

似乎能直接看到美女数十年后憔悴枯老的模样。 

玉堂挂珠帘，中有婵娟子。其貌胜神仙，容华若桃李。 

东家春雾合，西舍秋风起。更过三十年，还成苷蔗滓[3]。 

在那富丽堂皇的别墅里，住着绝世美女。她们的容貌胜过天上的仙女，美丽的脸色像盛开的桃李鲜

花。春去冬来，日月如梭，斗转星移，“东家春雾合，西舍秋风起”落花流水春去也，无须很久，曾经

的酵香华美都成为酿过头的甘蔗梓了。“玉堂挂珠帘，中有婵娟子。其貌胜神仙，容华若桃李。东家春

雾合，西舍秋风起。”极写美女貌美，神仙般的婵娟模样，“东家春雾合，西舍秋风起”东邻西舍泛指

众人，时间变换迅速。“更过三十年，还成苷蔗滓”作者毫不留情面的用“甘蔗滓”指代上面的“婵娟

子”，写尽无常。重视相，沉溺相，就要知道相的短暂性和虚假性。“胭脂画面娇千样，龙麝薰衣俏百

般。昔日风流都不见，绿杨芳草髑髅寒”。“骷髅，胭脂，薰衣，芳草”，意象组合的对立性和画面感

很强，昔时俏丽红颜，翻成灰烬；今日荒凉白骨，变作泥堆，巨大的反差将无常之感曝露无疑。 
再如《城中峨眉女》 

城中娥眉女，珠佩珂珊珊。鹦鹉花前弄，琵琶月下弹。 

长歌三月响，短舞万人看。未必长如此，芙蓉不耐寒[3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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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理与《玉堂挂珠帘》一诗异曲同工，青楼美女，玉珠饰，金缕衣，花前月下，鹦鹉芙蓉，悠闲自

在。一首流行曲子，百家传唱，献舞一支，万人空巷。这些美好的场景，让美女沉溺于此，仿佛觉得事

本如此，年年不变。寒山的一句议论“未必长如此，芙蓉不耐寒”，让全诗从逍遥自在的浮华生活的描

绘瞬间跌落谷底，热闹风光又能持续多久？好花不常在，好景不长开。其中的感情和《红楼梦》第十三

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所言“三春去后诸芳尽，各自须寻各自门。”的道理异曲同工。 
又如 

君看叶里花，能得几时好。今日畏人攀，明朝待谁扫。 

可怜娇艳情，年多转成老。将世比于花，红颜岂长保[3]。 

此诗将漫长的人生比作花期，相比《城中娥眉女》，《玉堂挂珠帘》尾句陡转直下的，看似不经意

实则是早有铺垫的无常一笔，突如其来的瞬刻无常往往让读者措手不及，前面铺垫繁花似锦，后面则突

然落笔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 
《君看叶里花》一诗则是一首彻底的哲理诗，一开始就饱含无常意味，如同《红楼梦》中的风月宝

鉴，“正面的美人象征着贾家的辉煌，但这是‘假’，而背面的白骷髅代表着假背后的真，辉煌的背后

是悲惨的结局，看似辉煌的贾家，其实真正的正在衰落，必定是悲惨的结局，真假作为镜子的两面对立

统一为一个整体同时存在”，《君看叶里花》一同此理，在繁花似锦的顶盛之时寒山就已看到其衰败颓

靡的未来。“今日畏人攀，明朝待谁扫”“今日”与“明朝”在寒山诗中被统一为一个时间线中，他不

因花朵娇艳美丽而赞叹，也不因花朵衰败颓靡而感伤，在这首诗中，无常就是一种常态，而寒山以一种

坐看云卷云舒的逍遥之态以花喻世，“将世比于花，红颜岂长保”寒山的无常观是高瞻远瞩的无常观，

是对世事变化规律的探索，是“哀伤百年内，不免归山丘”的洞见和警示。 

2.2. “分段无常” 

分段无常是指阶段性的无常，比如一天内的不同时段“早中晚”、一年内的不同季节“春夏秋冬”，

人一生的不同阶段“生老病死”。该类无常诗，以寒山描写自身经历出发，对诗歌投入强烈的情感 

一向寒山坐，淹留三十年。昨来访亲友，大半入黄泉。 

渐减如残烛，长流似逝川。今朝对孤影，不觉泪双悬[3]。 

回忆三十年寒山生活，原来相交的亲友，多半已入黄泉。而寒山则是“渐减如残烛，长流似逝川”

一点点感受身体机能的消退老化，感受老去这一阶段的痛苦，垂垂老矣，岁月无多，如今孤单一人，不

觉泪流满面，作者不但从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终将走向湮灭的悲哀，也从众生的生老病死身上更

深地体悟到了生命无可避免的结局与定数。“分段无常”相比“刹那无常”更重视岁月带给人经历的变

化，人心境的变化，“刹那无常”更重视形态的迅速变化。人的生老病死属于阶段性的无常。 
“无常”是贯穿寒山诗的思想与意境。无论哪个时期，无常观都或浓或淡地闪烁于他的诗魂深处。

这也许是时乖运蹇、为人所轻的生涯中悲悟交集的一种生命体验。寒山面对无常的感慨，对生死的感叹

接近一种近乎悲壮的态度，“昨吊徐五死，今送刘三葬。终日不得闲，为此心凄怆”[3]，对待亲朋去世，

生死之别，寒山的诗中时时流露出恻怆的态度，寒山对生命无常的感慨很多，例如，“驱马度荒城，荒

城动客情。高低旧雉堞，大小古坟茔。”[3]“四时无止息，年去又年来。万物有代谢，九天无朽摧。东

明又西暗，花落复花开。唯有黄泉客，冥冥去不回。”[3]“谁家长不死，死事旧来均。始忆八尺汉，俄

成一聚尘。黄泉无晓日，青草有时春。行到伤心处，松风愁杀人。”[3]“昨朝犹二八，壮气胸襟士。如

今七十过，力困形憔悴。恰似春日花，朝开夜落尔。”[3]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世界上所

有人无论贫穷富贵，地位权势之别，最终都会变成一抔黄土。诗人看到：生命是卑微脆弱的，并对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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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有最深沉的同理心，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，无论是“骝马珊瑚鞭，驱驰洛阳道”[3]的青春美少年，抑

或“金羁逐侠客，玉馔集良朋”的壮志大丈夫，都必将走向“谁家长不死，死事旧来均”[3]的最终归宿。

“常闻汉武帝，爰及秦始皇。俱好神仙术，延年竟不长。金台既摧折，沙丘遂灭亡。茂陵与骊岳，今日

草茫茫”[3]。他对妄图长生不死的汉武帝有不屑一顾的鄙夷和情恳意切的同情，看似诙谐谩骂的讥讽，

实则是对生命无常的感叹。 

垂柳暗如烟，飞花飘似霞。夫居离妇州，妇住思夫县。 

各在天一涯，何时得相见？寄语明月楼，莫贮双飞燕。 

昨夜梦还家，见妇机中织。驻梭如有思，擎梭似无力。 

呼之回面视，况复不相识。应是别多年，鬓毛非旧色[3]。 

寒山回忆出家前俗家生活的诗歌，语气平缓温柔，情深意笃，与批驳世俗劣根诙谐直白的口吻大相

径庭。忆念往昔，感慨最深的莫过于“今时不同往日”，“应是别多年，鬓毛非旧色。”新与旧，过去

与未来，在多年时光的消磨下，达成了统一，出家前的俗世生活也构成了寒山感叹自身岁月无常的主要

底色，在这些诗歌中或多或少的坦露着个体独特的悲欢之感。 

桃花欲经夏，风月催不待。访觅汉时人，能无一个在。 

朝朝花迁落，岁岁人移改。今日扬尘处，昔时为大海[3]。 

“桃花欲经夏，风月催不待”桃花想开到夏天，可惜岁月不待，季节轮转加上其本身特制，使得花

无常开日。“访觅汉时人，能无一个在”上句是讲，花无常开日，这句就是讲“人无再少年。”所有的

人，无论之前有怎样的错综复杂的欲望纠缠， 
不到百年，所有的便会随着时光尘归尘土归土。“朝朝花迁落，岁岁人移改。”年年岁岁花相似，

岁岁年年人不同，即使相似的花也终究不是原先那朵，每年都有人变更不息。每天都有凋零的花，每年

都有轮转变更的人。“今日扬尘处，昔时为大海。”不仅以恬淡笔触描绘出人世沧海可成桑田的变数，

更传达出对于人生的超然接纳之心。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这句诗也成了他身前寂然无声与身后无限荣

耀之巨大反差的预言。诗人将人的生命过程置于自然界的四时代谢规律之中，既咏叹生命的渺小与无常，

大自然更替的规律性的诗歌还有“四时无止息，年去又年来。万物有代谢，九天无朽摧。冬明西又暗，

花落复花开。唯有黄泉客，冥冥去不回。” 

3. 总结 

寒山诗体现了个体生命的超越，如日本吉川幸次郎所称赞的，寒山诗境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类心灵所

能达到的彻底自由的解放，这是寒山漫游经历、禅学体验和审美追求的结果。寒山的无常诗歌中可以看

出，有一部分关于“无常”观的诗歌还是一种略带悲哀的喟叹，也笼罩着一层微暗的感情色彩，是寒山

在其自身的经历背景下对无常的感叹。到了后期，寒山关于无常的诗歌，是一片无色无影的大澄明，不

参杂感情的，对于无常流转的平静接受，是“秋到任他林落叶，春来从你树开花”的坦然和宁静，不至

于看到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秋景就生悲凉之感，见“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”的春光就生欣喜之情，

达到外界的种种动荡无常变化都无法打破人内心平静的状态。寒山的无常观是渐进式的自我超越的过程，

是寒山隐居实践中的自然体悟和思想升华。寒山对生死从一开始的感慨，执于身体的长生到顺其而然的

看破生死，从精神上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，认识到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达到了生命的自我完善。寒

山的超越是寒山隐居过程中“自渡”修行的体现，从生死境界中解脱是寒山活在当下的隐居状态的思想

前提。无常观，与从“孤独”的自洽、内心“仕隐”冲突的自洽、隐逸环境的自洽、从主观心念到客观

环境，寒山从“不安”到“安”，“泣露千般草，吟风一样松。”寒山从差别中看到空性，是诗人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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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释道思想的圆融自洽，也是寒山对于周围外物的自在和解，寒山完成内心和解的过程是其成为一代高

僧的必经旅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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